
农 业 学 部 吴明珠

Wu Mingzhu

吴明珠 　 女 ，园艺学专家 。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
３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。 １９５３年毕业于西南
农学院 。新疆农科院研究员 。 新疆甜西瓜育种
事业的开创者 。 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的
甜瓜西瓜品种达 ３１ 个 。 ９０ 年代初期 ，选育的
早 、中 、晚熟系列甜瓜品种以及同行用其亲本所
育品种推广面积覆盖新疆北疆及吐哈盆地主要

商品瓜区的 ８０ ％ 。 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数十
亿元 。 最早开始新疆甜瓜地方品种资源的收集
和整理 ，挽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资源 。 在国内
率先采用远生态 、远地域 、多亲复合杂交 、回交
及辐射育种等技术相结合 ，选育出优质抗病的
甜西瓜新品种 ，创造了一批新的种质资源 。 利
用生态差异 ，长期在新疆和海南两地进行南北
选育 ，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年三季高速育种的成
功实践 。近年来抓住生态育种这个核心 ，不断
选育出适于在我国东南部种植的改良型哈密瓜

品种 ，每年推广面积上万亩 。 建立了甜瓜育种
和无土栽培的技术创新体系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
奖三等奖 １ 项 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多项 。
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我 的 追 求

一 、激情燃烧的岁月
我 １９５３年 ，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园艺系 、果

蔬专业 ，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 ，内

心充满激情 。 大学 ４年的教育给我的人生追求
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校的几
件事情 。

１畅 实干 。 进校后的第一堂实习课 ，“装锄
头把子和挖地” 。 带实习的刘德禄助教说 ：“学
农的人是要自己挖地的 ，锄头把子掉了 ，你不会
装 ，怎样挖地 ？”我们学会装好锄头后 ，分给每人
一条长约 ２０ 米 ，宽 １ ．５ 米的地 。 要深挖 １５ 公
分 ，挖不完的人不下课 。 我是个娇小姐从来没
和土地打过交道 ，能完成吗 ？ 但我很要强 ，硬是
咬紧牙关 ，最后完成了任务 。 第二堂实习课是
留学日本的杨和武教授亲自指导的 ，每人做一
个小温床 ，自己填马粪发热 、自己挑大粪 、自己
播番茄种 、自己管理 ，最后评比 ，谁的苗子长得
好 ？ 留学美国回来的刘培瑛老师 ，每天早上必
到蔬菜试验地里亲自观察 ，是我后来搞科研学
习的榜样 。老师们不仅给我们传授知识 ，还苦
心培养我们的实干精神 。 实干是我们的校风 ，
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、蚕丝专家向仲怀院
士都是在学校实干精神的熏陶下 ，为以后的事
业奠定了基础 。

２畅 用所学专业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，为人民
服务 。 在校时 ，我两次参加土改锻炼 ，担任建团
和统计工作 。 统计数据又多又复杂 ，常常要到
每户去核实 ，总是加班 、加点按时完成任务 ，受
到土改队长们 、南下老干部的表扬 ，并建议学校
培养我入党 。 老干部们常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
和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 ，多次对我们说 ：“先烈
们为建立新中国 ，流血牺牲 ，献出了宝贵的生
命 。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学好自己的专业 ，为建
设新中国服务 ，为人民服务 。”这些话牢牢地记
在我心里 ，成为终身的追求 。 在我 ２１ 岁生日那
天 ，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心得 ：“人生最美好
的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 。”

３畅 立志建设新疆 。 大学的最后一学期 ，我
们园艺系 ５１ 、５２ 届毕业分配到新疆工作的大
哥 、大姐们 ，写回热情洋溢的信 ，描述了新疆园
艺事业美好的前景 ，但最缺乏的是园艺人才 ，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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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学弟 、学妹们踊跃到新疆工作 。 学校将这些
信 ，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，我们看后十分激动 。 在
填写毕业志愿表时 ，全班第一志愿都写服从祖
国分配 。第二志愿到新疆 ，到祖国最需要的边
疆 。 当时是全国统一分配 ，毕业分配时 ，没有去
新疆的名额 ，班上 ９０ ％ 的同学都分配到云 、贵 、
川最边远的地区工作 。 他们为我国西南边疆的
园艺事业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。当时学校留我
到园艺系当助教并兼任学校团委工作 。 我的入
党介绍人 ，校党委书记为了说服我 ，特邀我到北
温泉去游泳 ，给我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，被我婉言
谢绝 。 我恳切地说 ：“我从小生在学校 ，长在学
校 ，没出过学校的大门 ，我多么向往 ，也需要到
基层 ，到农场 ，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实际锻炼啊 ！”
最终 ，党委书记被我说服了 。 可是西南人事局
没有同意我的要求 ，将我分配到了西南农林局
工作 ，他们说 ：“你的第一志愿是服从分配 。”我
没话说 ，立即去报到 。我仍然带着激情 ，埋头工
作 。 局里开大会 ，我打扫卫生 ；一个人下乡 ，向
农民宣传社会主义 。 十个月后 ，大区撤销 ，我作
为培养对象 ，被选送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
工作 。

在北京工作一年半时间 ，也是我一生难忘
的年代 。在领导的爱护和精心培养下 ，使我在
政策水平 、调研方法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 ，都有
所提高 ，对以后在基层工作很有帮助 。 但这里
毕竟不是我发挥专业特长的地方 。 正好 １９５５
年 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，向中央要干部 ，在
我的软磨功夫下 ，终于如愿以偿 ，组织上批准我
到新疆工作 。 临别时 ，农村工作部的年青同志
们开着大车 ，唱着新疆好地方的歌曲送别 ，并围
绕天安门转了一圈 。 我默默地向天安门告别 ，
并许下心愿 ：“一定要当上劳模后 ，再回来
见您 。”

二 、展翅飞翔
坐着大卡车 ，冒着寒风 ，行程半个月到乌鲁

木齐地委后 ，立即给我母校的党委书记写了汇
报信 。 他回信鼓励我 ：“到了你向往的广阔天

地 ，可以尽情地展翅飞翔 ，飞吧 ！ 飞吧 ！”在乌鲁
木齐地委又经过软磨硬缠 ，最后我终于落脚到
了最基层的吐鲁番盆地鄯善县农技站工作 。从
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年青姑娘到如今已是年过古

稀的老太太了 ，真是岁月悠悠 ，一干就是 ５０ 多
年 。 要问当时苦不苦 ？ 真苦 ，累不累 ？ 很累 。
但抱着搞好专业 ，为人民作贡献的目标 ，坚忍不
拔 ，从未动摇 ，心态良好 。 总结在新疆坚持 ５０
多年 ，事业上展翅飞翔的经验是过五关 ，五
支持 。

１畅 过五关 ：在当时的条件下 ，要想扎根新
疆 ，我必须闯过五关 。

（１） 生活关 。 当时党的号召是要和农民同
吃 、同住 、同劳动 。 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饮食问
题 。 我是个南方姑娘 ，从没吃过羊肉 ，初到鄯善
县农民家住 ，他们热情地用手抓羊肉招待 ，我吃
了一口感到又膻又腥 ，赶快跑到门外去吐了 ，擦
干眼泪 ，装着没事 ，回来再吃 。现在觉得新疆的
羊肉比猪肉好吃 。 当时住在农民家 ，睡在毡子
铺的热炕上 ，农民照顾我 ，一定要让我睡在最热
的炕头 。 可越热虱子越多 ，一身痒痒的 ，开始睡
不着 ，后来习惯了 ，就睡着了 。真是“虱多不痒 ，
债多不愁” 。 当然这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
事情 。 现在吐鲁番农民的家 ，有的比我住的还
漂亮 、卫生 。

（２） 劳动关 。 在农村蹲点 ，不光是你的瓜
重要 ，农民做什么 ，你得像个技术员的样子 ，跟
他们一块干 ，不管是收麦子 、收高梁 、锄棉花 、修
播种机 、赶毛驴车 ，你都得会干 。 记得第一次收
高粱时 ，力气小 ，高粱秆粗 ，我用双手握着镰刀
砍杆子 ，一天下来 ，躺在床上不想动了 。 气象站
报告高温 ４８ ．１ ℃的那天 ，我们还在湿热的棉田
里锄棉花 ，经过几年的锻炼 ，葡萄 、甜瓜地里的
活 ，更不在话下了 。

（３） 气候关 。 吐鲁番是全国夏季温度最高
的地区 ，有名的火州 。 每年 ４０ ℃ 以上的高温 ，
有 ４０多天 ，夏天一般都在 ３５ ～ ３８ ℃ 。 ５０ 多年
来 ，我每年夏季都在吐鲁番盆地工作 。 记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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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５８年夏季我怀第一个孩子时 ，正在葡萄产区
吐峪沟蹲点 。 这里在火焰山口的峡谷地带 ，温
度特别高 ，白天 ，走廊下挂的温度计 ，达 ５１ ℃ 。
晚上点蜡烛看书和整理材料 ，蜡烛就弯腰了 。
点不成 ，我想法 ，用碗扣在一盆水里降温 ，在碗
底上放蜡烛 ，就不弯腰了 ，能坚持学习 。 特别在
夏季甜瓜成熟时 ，为了调查收集品种资源 ，经常
冒着高温的威胁和生命危险进行工作 。 我们坚
持不懈用三年时间 ，走遍了地区的 ３００ 多个生
产队 ，一块瓜地一块瓜地地调查 ，收集了 １００ 多
份资源 ，整理成 ４４ 个品种 ，成为我们以后育种
的基本材料 。 记得 １９６０ 年的夏天 ，我和鄯善县
农技站的李志超同志（西北农学院毕业） ，为了
收集农民传说的一种最好甜瓜阿依斯汗可口奇

（后名红心脆） ，我们从县城步行出发 ，穿过火焰
山再经过大戈壁走了两天 ，才到达底坎乡 ，找到
一个红心脆甜瓜 ，收了种子 。 意外发现了一个
特别软香的巴吾登瓜（又名老汉瓜 ，至今还是农
民喜爱的老品种） ，我们特别高兴 ，抱着瓜往回
走 ，中午戈壁沙滩的地表温最高达８１ ℃ ，埋个
鸡蛋都可熟 。 我们走得又渴又累 ，李志超还是
抱着瓜坚持走 ，我突然想到了 ，真傻 ！ 其实瓜是
可以吃的 ，只要把种子留下来就行了 。 于是我
们找个地方坐下来 ，把瓜吃了 ，又甜又香 ，其味
无穷 。 我笑着说 ：“这个瓜能送给毛主席吃就太
好了 ，可惜送不去 。”我们就是这样 ，再苦也乐 。

（４） 语言关 。 刚开始向农民学维语的时
候 ，闹了不少笑话 。 一天晚上睡在瓜棚里 ，小伙
子们问我几点钟了 。 我说九点 。 因发音不准 ，
把“钟”说成“艾尔” ，他们说“什么 ？ 你有九个男
人 ？”弄得众人大笑 ，但我还是厚着脸皮跟他们
学 ，后来可以在生活上和业务上和他们交谈 、交
流 。 他们很高兴给我起了个维族名字“阿衣木
汗” ，即月亮姑娘的意思 ，像月亮一样美好 。

（５） 家庭关 。 离开北京时 ，我不准备向家
庭告别 ，组织上劝我 ，还是回南京一趟 ，以得到
家庭的支持 。 对我突然回去 ，全家很高兴 ，因为
从上大学后还没回过家 。后来我说要到新疆去

工作 ，家里没一个人赞成 ，说我身体不好 ，淋巴
结核化浓开刀后 ，伤口还没愈合 。我说 ，组织上
已经批准了 ，他们不说话了 。 临别时 ，母亲要送
我上火车 ，我说可以 ，但有一个条件 ，请不要哭 。
母亲答应了 ，她当时没哭 ，回家后病了三天不起
床 。 我的儿子早产在鄯善县 ，十天后母亲赶到
鄯善照顾 ，孩子三个月大时 ，母亲带回南京养
大 。 女儿生在南京 ，我满月后就出差了 。 因此
我的两个孩子都是父母 、哥嫂帮助带大的 。 孩
子们小时候把舅舅舅妈叫爸爸妈妈 ，不叫我 。
儿子说 ：“妈妈从来没给我洗过一片尿布 ，哪有
感情 。”女儿说 ：“妈妈的孩子是瓜 ，她不管我们 ，
我们也不想她 。”

当时吐鲁番的领导们常对我说 ：“你不把孩
子接到身边 ，以后和你没有感情 。”可是在当时
的条件下 ，为了搞好工作 ，怎样带孩子呢 ？ 狠狠
心 ，只有“有所为有所不为了” 。 的确三四十岁 ，
正是思想最活跃 ，创新精神较强的时候 ，那时我
一心扑在专业上 ，为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。

２畅 五支持 ：在工作上 ，我很幸运 ，真正得到
了农民兄弟 、基层干部 、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以
及瓜界朋友的鼓励和支援 ，特别是我们科研小
组的团队精神 ，同心协力 、艰苦奋斗 ，才有现在
的成果和效应 。

（１） 农民的支持 。 １９５７ 年春天 ，我在鄯善
城郊大队蹲点 ，第一次随维吾尔族瓜农到 ３０多
公里远的沙山脚下去学种当时著名的潮地瓜 。
２０ 多个人吃 、住在瓜棚里 。 一天下午 ，我沿沙
山检查瓜情 ，县委通讯员骑着马来 ，叫我去县委
开会 。 我来不及告诉领队摩沙大爹 ，就骑在马
后进城了 。第二天快到中午时 ，我步行到了瓜
地 ，一进瓜棚 ，年青小伙子们都欢叫着跳起舞
来 ，问他们何事这么高兴 ，他们说 ：“你昨晚没回
来 ，摩沙大爹急得带上几个人 ，点着火把沿沙山
找到半夜 ，怕你被狼吃了 ，现在正要到县里去报
告哩 ！ 你回来了 ，我们能不高兴吗 ？”我激动得
边跳舞 ，边流泪 ，如此真诚朴实的农民兄弟 ，你
能不为他们终身服务吗 ？
·３２５·



农 业 学 部 吴明珠

（２） 基层领导的支持 。 每年过了春节后 ，
吐鲁番各公社的书记或大队领导都要给我打电

话 ，欢迎到他们公社或大队去种甜 、西瓜试验
田 。 有的公社书记还亲自上山去拉羊粪给我做
试验用 。最使我难忘的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 ，
１９７２年的春天 ，我们一共三人到吐鲁番红旗公
社青年农场蹲点的情况 。因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断
了几年甜瓜育种工作 ，于是我们把所有的原始
材料及育种的半成品 ，全都种了下去 ，共 ２０ 多
亩试验地 。 试验地离我们住处 ，大队办公室约
四公里远 。 当瓜苗长到 ４ ～ ５ 片真叶时 ，一天中
午突然刮起了狂风 ，满天风沙 ，伸手不见五指 ，
无法到地里去 。 正在我们焦急万分的时候 ，大
队回族书记沙伦同志 ，到我们住处来了 。 他说 ：
“这风不会长 ，你们就安心在房里写试验田的标
签吧 ！”说完他就走了 。 “天一黑一亮 ，大风三
丈” ，风不会停下来 ，我心急如焚 ：“这下所有的
材料 ，十多年的心血全完了 。”我坐立不安 ，又出
不去 ，怎么办 ？ 黄昏时 ，大队办公室的门 。突然
被撞开了 ，滚进来一个人 ，满身满脸是土 ，仔细
一看 ，原来是农民试验小组的组长 ，他说 ：“沙伦
书记叫你们放心睡觉 ，２０ 亩的瓜苗子 ，我们全
部用湿沙埋好了 。”我问 ：“沙伦书记呢 ？”回答
说 ：“他坐在瓜沟里累得回不来了 。”我们三人说
不出一句话 ，是农民的带头人和农民试验小组
保住了我们的心血 ，才有今天的硕果 。在吐 、鄯
工作的年代 ，类似的事情太多 ，每次都增加一份
我和他们的感情 。

（３） 自治区 ，地县和院领导的支持 。 五十
多年来 ，从我踏进新疆这块神奇的大地开始 ，我
就得到了新疆过去和现在的各级领导和有关业

务单位领导的关爱和支持 。 原吐鲁番中心县委
书记后升为自治区主管农业的书记李加玉同志

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是众所周知的 。 １９６２ — １９６５
年间 ，他在吐鲁番中心县委负责时 ，每年冬天让
我们三县农技站的干部集中学习两个月 ，然后
给各县公社以上的全体干部讲科技课三天 ，根
据生产的需要 ，把每年推广技术的重点向大家

解说清楚 ，并且进行答疑 。 当时每个生产队都
有农民自己的科研小组 。 三县农民科研小组的
组长每年也要开一次科研会议 ，进行交流 、学习
和表彰 。 我当时是三县农业科技负责人 ，干起
工作来真是如鱼得水 。

１９９６ 年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宋汉良同志
到海南三亚视察并品尝了我们的无土栽培甜

瓜 ，他很赞赏 。 同时他认为三亚应是新疆哈密
瓜走向全国和走向世界的窗口 。 在他重病期
间 ，曾三次让我（一次包括小组成员）到北京
３０１医院去和他恳谈 ，商量如何把新疆哈密瓜
这个支柱产业搞好的问题 。 １９９９ 年我被评为
中国工程院院士时 ，他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 ，
嘱咐我今后该注意的问题 。 他还给当时新疆南
繁指挥部的负责人说 ：如果不把甜瓜搞上去 ，他
死不瞑目 。他走了 ，永远走了 。 我一直按照他
的要求 ，競競业业地工作 ，但还没有完成他的心
愿 。 快了 ，我相信小组的年青同志会完成的 ，宋
汉良同志 ，安眠吧 ！

（４） 国内外同行的支持和援助 。 １９８９ 年 ，
我到美国农业部所属“查尔来斯登蔬菜实验室”
去学习和合作研究 ，当时实验室的负责人托马
斯博士非常认真地传授给我瓜类病害的知识和

接种 、鉴定技术 ，使我受益匪浅 。 他还无私地送
给我们各种宝贵的甜瓜材料 ，为我们打下了抗
病育种基础 。 上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和台湾农友
种苗公司合作 ，双方本着诚信的精神交换材料 ，
共同育出了较好的甜瓜品种 。还多次得到中科
院遗传研究所陈正华老师在甜瓜生物技术工作

方面的无私帮助和支持 。 还有上海瓜界同行和
华夏西 、甜瓜联谊会的大力支持 ，我在此都表示
感谢 ！

（５） 小组成员支持 ，４０ 多年来和我先后共
同搞瓜的科研小组成员 ，个个好样 ，一年四季 ，
新疆到海南 ，海南到新疆 ，没有星期天和节假
日 ，收入低 ，生活苦 ，但他们不叫苦 ，不叫累 ，先
后育出 ３１ 个甜 、西瓜品种 ，成为人类的财富 。
他们才是这些品种的真正主人 。
·４２５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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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工作一直较顺利 ，有人说我的运气好 ，
还有人说我人缘好 。 我自己的总结是我的追求
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，所以得到大家的
支持 ，心情永远愉快 ！如果只为个人而奋斗 ，就
不会有今天 。

三 、不断追求 ，勇于创新
科研组在甜 、西瓜育种上 ，一直抓住生态育

种这个核心 ，四十多年来 ，不断扩大成果推广的
范围和面积 。 第一阶段 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
期 ，面向吐鲁番盆地育种 ，主要是提纯和改造盆
地原有的甜瓜老品种 。 经提纯的红心脆甜瓜 ，
曾销往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 ，３０ 年不衰 。 利
用本地品种杂交育出的第一个新品种“含笑”甜
瓜（借用南国花名 ，含而不露） ，被胡耀邦同志称
为天下第一瓜 。 第二阶段 ，上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
到 ８０ 年代末 ，面向全疆育种 ，针对南 、北疆气候
与吐鲁番盆地的差异与病虫害较重的问题 ，在
育种上采用了远生态 、多亲本复合杂交方法 ，育
出了著名的皇后与黄醉仙等适应性较强和高产

优质的新品种 。 瓜界同行们利用皇后甜瓜作新
本 ，配出皇后甜瓜系列组合新品种 ，占新疆甜瓜
生产面积的 ８０ ％ ，并在甘肃 、宁夏等气候相近
的地区推广 。 黄醉仙甜瓜一直是新疆早熟瓜中
价格最高的品种 。第三阶段 ，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
后 ，面向中国东 、南部育种 。 随着改革开放后 ，
经济的快速发展 ，市场的需要 ，以及设施栽培的
发展 ，南方人民需要吃到就地生产的厚皮甜瓜 。
在农业部的关怀下 ，到珠海 、深圳 、三亚等大棚
内就地试验 ，育出了较抗湿 、抗病 、耐弱光的新
品种如雪里红甜瓜已在上海南汇及嘉定等地推

广 ，面积每年两千多亩 。 金凤凰甜瓜在海南种
植 ，一直是市场上售价最贵的品种 。 第四阶段
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面向国外育种 。 美国及欧洲等
地喜欢外形和口感似哈密瓜类型的甜瓜 ，果实
中等大（１ ．５ ～ ２ ．０ kg） 。 我们育出的黄皮 ９８１８
甜瓜 ，在美国加州试种 ，折光糖可以达到 １６ ％
以上 ，肉脆 ，风味好 ，受到欢迎 。 现已种植一千
多亩 ，在当地超市销售 ，是售价最高的甜瓜 。 还

有新育出的风味甜瓜（甜中带酸）也是国外喜欢
的特种甜瓜 。

为了实现哈密瓜走向世界以及不断创造新

资源的目标 ，在育种方法上不断采用先进的育
种手段 。 从 １９６５ 年开始就利用了 C０６０ γ 射线
育种 ，２０００ 年以后又不断地利用重离子及离子
束辐射 ，转大分子 DNA 以及航天育种等先进
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的方法 ，育出了金龙 、新
红心脆 、仙果等 ，备出口国外的优质甜瓜 ，以及
雄花丛生 ，葡萄叶 、黄叶单性花等珍贵材料 。 ８４
２４（早佳西瓜）的一个亲本就是用辐射诱变育
出的 ，现在全国每年推广约 ３０ 万亩 。 不断探
索 、不怕失败 、勇于创新 ，才能不断出成果 。

四 、我的遗憾和希望
我这一生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不起我的丈

夫杨其祐同志 ，他是我大学时很要好的同学 ，学
生会主席 。毕业后到北京农业大学读研究生 。
为了支持我的工作 ，当然也为了他自己的理想 ，
他放弃了给蔡旭老师当助教的机会 ，来到新疆
大学生物系教书 ，后来又要求到了鄯善县农技
站工作 。 除了对工作认真肯干 ，无私帮助同志
们外 ，他对我的工作给予很大的支持 ，经常为我
摘录英文 、俄文有关瓜类的参考资料 ，有时走几
十公里路去帮我授粉 。 皇后 、芙蓉 、郁金甜瓜被
品种审定后 ，他睡在病床上伸出三个指头祝贺
我三连冠 ！他对我生活上的关怀 ，也是无微不
至 。 我长期下乡工作 ，他经常给我送去油炒面
和炒醃菜 。而他自己的生活却马马虎虎 ，被子
洗了盖棉絮 ，凉鞋坏了捆根草绳 。 有一次我回
家看见房间里放了一排空酱油瓶 ，问他怎么回
事 ，他说 ：“晚上饿了吃点酱油水 ，吃几颗豆子 。”
他就这样混日子 ，却天天忙着给农民修渠 、打
井 、修拖拉机 。 当他吃饭时 ，只要有人一叫 ，他
丢下饭碗就走 。 后来他患了胃癌 。 在他垂危
时 ，我心里憋的话 ，终于对他说了 ，我问他 ：“你
为我到新疆工作 ，没有充分发挥你的专长 ，你后
悔吗 ？”他说 ：“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，我无怨无
悔 。”我又说 ：“感谢你对我的照顾 ，而我没照顾
·５２５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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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你 ，是我最大的遗憾 。”他说 ：“两个人在一块
生活 ，谈不上谁照顾谁 ，互相照顾嘛 ！”听了他的
话 ，我的眼泪往心里流 … …他才 ５７ 岁啊 ！在新
疆工作了 ２６ 年 ，在南京工作了 ４ 年 ，当他离开
人间时 ，没有职称 ，没有官衔 ，有的 ，只是两个字
“奉献” 。这两个字也是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援
疆知识分子的心声和共同精神 。其祐去世五天
后 ，我安排完他的后事 ，就离开了南京回新疆工
作 。 我发誓一人要做两人的工作 ，完成他繁荣
新疆的心愿 。 他走后 ，我继续在新疆 、海南奋战
了 ２０ 多年 。已经 ７８ 岁了 ，我还有两个希望 ：第

一 ，在有生之年为新疆哈密瓜的产业化尽微薄
之力 ，和年青同志一道 ，再育出几个适于产后深
加工的新品种 ，让农民更富裕起来 。 当然产业
化的问题 ，还需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 ，才能完
成 。 第二 ，希望我所带的年青人 ，在各方面都能
超过自己 ，甜瓜事业才能不断进步 、不断创新 。
这里特别需要重视对年轻人在德育方面的

培养 。
同志们 ：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，是甜蜜的事

业 ，让我们共同努力 ，奉献终身 ，不断地把甜蜜
奉献给中国人民和全人类 ！

·６２５·




